
        
            
                
            
        

    
总裁的秘密 总裁的秘密 PUB里头灯光四射，糜烂地在舞池里打转，身材惹火的辣妹穿着令人眼睛一亮的劲 装，肆意舞动迷人的娇躯，叁叁两两的男人像是见着蜜般—直绕着美人窜动。 　　一片燥热的气息令所有的人为这狂乱的夜奉上热情，奉上无止境的活力；然而，也 有人在这一片迷情中宣泄悲愤。 　　“凌霖，够了吧，人都走了，你哭个什幺劲？”凌霖的头号知己兼大学同学游彻杰 终于忍不住发起牢骚。 　　知道他的心情不好，特地带他来PUB解解闷，哪知道区区一瓶啤酒，也能让他睹物 思人，当场哭得不成人样。 　　不过是失恋，有必要如此吗？ 　　还好时值暑假，到这儿来的人够多，里头的电子音乐够震撼，否则他真会无脸见人。 　　一个大男人在他的怀里哭成这样，说有多暧昧，就有多暧昧。 　　凌霖是系上出了名的美男子，蓄着一头艺术家气息的长发，再望着他沾湿的卷翘眼 睫、含泪的眼眸、挺直的鼻、适中的粉色唇瓣，简直是个美人胚子。甫一进入这里，便 见许多人将目光投到凌霖身上，若不是有他在一旁守护，只怕他会被一群误解的狼群给 活吞。 　　可怕的是，他竟然可以不顾一切地趴在他的怀里放声大哭，他真是服了他。 　　如果早知道凌霖那幺不胜酒力，且一个失恋的男人会如此失常，打死他也不会安慰 他，管他哭死在哪里。 　　“彻杰……我……”凌霖微睁着一双潋滟的眸子，带着叁分醉意、七分心碎，望着 已被他一饮而尽的啤酒瓶。 　　仍哽在胸口的郁闷，不上不下地折腾得他几乎死去。 　　“我第一次喝啤酒，便是和丽云喝这牌子的，我不相信她真的要和我分手，她说过 只爱我一个的，说好了等我明年毕业，我们便结婚，现在她却这样对我……”望着空酒 瓶，藉着醉意，凌霖毫无顾虑地任泪水自他的脸庞滑落。 　　这是他的初恋，是他坚信一生一次的爱恋，然而他交往了叁年的女朋友，竟在毕业 之后对他挥挥衣袖，离他而去，这教他情何以堪？ 　　昨日的海誓山盟犹在耳边，为何今日成为折磨他的情梏? 　　“那有什幺办法？”游彻杰轻叹了一声，拍拍他的背。“谁教你要晚她一个年级！” 　　女人心岂止是海底针，分明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任谁也无法捉摸她的心思。 　　“可是，实际上我还大她一岁，我不过是……”一说到这里，他又哽咽得说不出一 个完整的句子。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先服兵役去了，才会小她一个年级，否则你会是她的学长， 而不是她的学弟。”听了几百遍，他早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不过，他仍是非常有义气地 安慰他。 　　不过，说真的，他一点也看不出来凌霖大自己两岁。 　　“她为什幺要这样对待我，难道是她交到新的男朋友？”凌霖抹了抹泪，突地瞪大 双眼揣测着。“你……不要胡思乱想，反正分都分了，狠话都撂尽了，还有什幺好想的？ 喝酒吧。”游彻杰顿了顿，努力想转移话题。 　　天！打死也不能让他知道丽云学姐早已移情别恋的事，天晓得性情大变的凌霖会做 出什幺事！反正今天已打定主意要把他灌醉，然后送他回家睡个好觉，祝他天一亮便能 忘了这场苦恋。 　　“是这样子的吗？”凌霖接下他倒了酒的杯子，一双含泪的水眸楚楚可怜地凝睇着 他。 　　“是、是、是！”游彻杰随意的回答，赶紧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不敢再多看他一 眼。 　　天！在凌霖身旁，他觉得自己快变成禽兽。不行、不行，自己可是他的好哥儿们， 跟那些对他有企图的学长们不一样。 　　游彻杰偷偷地瞄了一眼两颊绯红的凌霖，又赶紧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拿起酒勐灌。 　　天，没有喝酒的凌霖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怎幺一喝了酒，自己倒觉得他千娇百媚 起来了！ 　　难怪丽云学姐会毅然决然地离开他，有谁能够忍受自个儿的男朋友比自己漂亮，比 自个儿更受异性的青睐？更何况，当他还有严重的恋姐情结时，要她如何自处？ 　　这些话，总不能要他对凌霖说吧！ 　　若是他酒醒后还记得他所说的话，只怕他会被有暴力倾向的凌霖给杀了、剁了、埋 了。 　　凌霖在美术系是个风云人物，凭着俊俏的外表，配上卓越的艺术天分，浑然天成的 领导气息，在校内，鲜少有人不知道凌霖这个名字。他是个可憎的人，可偏偏又良善得 教人无法伤害他。 　　不过，若是有人胆敢以他的外貌作文章，就得请那大胆的人事先为自己准备好超渡 法事，免得事后来不及超生，因为凌霖的拳脚功夫在校内也是出了名的。 　　“是不是因为我看起来不像个男人？”在呷了一杯酒之后，凌霖又突然问，由此可 知，他对自己的面貌极自卑。 　　“怎幺会？”游彻杰努力地让自己扯出一抹理所当然的笑，非常有力地否决他所说 的话。 　　开玩笑，他哪里不像个男人了？ 　　虽然他比一般男人美了一点儿、媚了一点儿，但是他一点也不柔弱，甚至还比一般 男人更要令人惊惧叁分。 　　他非常肯定凌霖的性别。 　　“如果我在脸上留下一条疤，是不是看起来就会更像个男人？”话落，凌霖仗着微 醺的醉意，一双醉人的桃花眼直盯着手中的玻璃杯，煞有其事的将之打破，像是真要向 自个儿的脸划下般。 　　“别玩了，干嘛这样糟蹋自己！”游彻杰一见情势不对，立即抢过他手上的玻璃碎 片，没好气地吼着。 　　该死！难道为了一个不懂得爱他的女人，他真要伤害自己才能消弭心灵的创痛吗？ 　　游彻杰有点动气地扫落桌上的玻璃碎片，想要让这些危险物远离凌霖一点儿。 　　“彻杰，你别管我，我……” 　　见手上的玻璃碎片被抢，凌霖怒不可遏，一张俊秀的脸上带着怨怼，伸手便挑起桌 上游彻杰尚来不及扫落的玻璃碎片。 　　“喂！”游彻杰火大地抓住他的手，却已来不及阻挡，眼见碎片就快要划上他的 脸…… 　　“该死！” 　　碎片无情地落在一只大手的手背上，鲜血立时迸流，当场令凌霖和游彻杰两人惊愕 得说不出话来。 　　“先生……” 　　游彻杰不知所措地望着那只大手的主人，愣愣地没想到他的手可能需要急救。 　　焦御飞蹙紧浓眉，黯黑的眼眸直盯着正流着血的大手，有点气恼自己的多管闲事。 　　不过是情侣吵架，他又何必那幺紧张？ 　　说难听一点儿，就算这对情侣在他面前互相残杀，他的眉头连动都不会动一下，但 这是文沛儒的店，他可不想在这里见到流血场面。 　　不过，没见到他人的血光，他倒是先让自己冒血了。 　　啧，他没事逞什幺英雄？ 　　“你为什幺要阻止我？”凌霖丝毫不知道自己闯了祸，沉声对救了他的脸的恩人大 吼。 　　焦御飞瞧了凌霖一眼，随即不悦地将视线移到一旁的游彻杰身上，一双冷骛的眸子 迸出令人发颤的寒光。“你在搞什幺？让自个儿的女朋友搞成这样，难道你一点儿都不 觉得难堪？” 　　该死！今天真不是个好日子。 　　好不容易今天有空到沛儒的店里来休息一番，竟让他碰上这种事，白白浪费他得来 不易的悠闲时光。 　　“女朋友？”游彻杰瞪大双眸望着他手中缓缓冒出的血水，再望向他森冷的眼睛， 突然有一股想哭的冲动。 　　天！他哪里来的女朋友？ 　　“你是在说谁？”凌霖眯起愠怒的眼眸，站直了身子，头稍往上抬睇着眼前这张陌 生的俊脸。 　　“说你呀！”焦御飞没好气地说着。 　　不过，眼前这女人长得挺高的，声音也低沉了些，就连俏脸上也有一抹明显的英气， 不若时下柔弱的女人。 　　“去你的！” 　　凌霖随手抓起木椅，不由分说地便往他的身上砸去。 　　焦御飞没料到这看似柔弱的女人会这幺做，结实地挨了这一下。正要出口斥责时， 却见她摇摇欲坠…… 　　他赶紧快手一捞，捞起“她”的身子让她免于跌落地上。将她结实的抱在怀里后， 才发现她的身子实在轻得吓人。 　　“先生，他是男的，不是我的女朋友。”游彻杰见事情已经到了他无法处理的地步， 拿起椅背上的外套作势欲走。 　　“什幺？！” 　　焦御飞还来不及问清楚，怀中的美人儿已经吐了他一身…… 　　??? 　　“该死，令天到底是什幺日子？” 　　焦御飞脱下一身酸臭冲天的西装，而后忙着脱去早已昏死的凌霖的衣服。 　　刚才一阵吵闹之后，这小子的朋友居然无情地走了，逼得他不管他也不行，只好向 沛儒借了休息室一用。 　　这小子倒好，只要昏死过去，便能换来一身清静。妈的！他美丽的夜晚就让这个长 得像女人的臭小子给糟蹋了。 　　不过他长得还真是俏，若不是脱光了他的衣服，打死他都不会相信这小子会是一个 男人，而且身上还有肌肉。 　　他，确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人。 　　啐，自己大概是有点醉了，否则怎幺会把这个像极男人的男人看成了女人？ 　　或许他该找时间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一下，最起码，也得让自己的眼睛休息一下，否 则下次看走眼的就不知道会是什幺了。 　　焦御飞将他放入浴缸之中，自己悠哉地冲起水来，正当他冲得正起劲时，突地感到 有一道视线正盯着自己。 　　“你醒了？”他不甚在意地向正瞪大双眼瞧着他的小子问。 　　大家都是男人，袒裎相见也没什幺不可以，他干嘛用那种像看到鬼般的眼神瞧他？ 　　啐，把他当成什幺了，真是好心没好报！ 　　“你在做什幺？”凌霖咬着牙，沉声问道。 　　该死，现在是什幺情形？他不是正和彻杰在喝酒吗？怎幺喝着喝着却喝到浴缸里来 了？ 　　甚至他还不清楚眼前的人到底是谁？为何会在他的面前洗澡？而他居然会一身赤裸 地躺在浴缸里，然后被这人溅下的水滴惊醒？ 　　喝酒果然误事，这下真让姐姐说对了。 　　“怕什幺？”焦御飞有点不悦地瞪视着他。“咱们都是男人，你怕什幺？难道怕我 吞了你不成？”拜托，就算他够美，美得令人屏息，但他到底是个男人，一个不折不扣 的男人！ 　　他可没有那种癖好！ 　　“你想对我做什幺？”凌霖沉着一张令人神迷的俊脸，一双令女人自叹不如的潋滟 眼眸瞪视着他、防备着他。 　　“我能对你做什幺？”焦御飞关上莲蓬头，拿起一旁的大浴巾擦拭着身上的水滴， 毫不在意地在他面前显露出自己傲人的肌理，径自走出浴室，压根儿不想理他。 　　该死！他的运气真是背到最高点。他以为他长得比一般男人漂亮一点儿，便可以对 任何一个男人说出这种暧昧不清的话吗？ 　　错了，他非但没有那种兴趣，甚至还有一个即将结婚的未婚妻，他宁可要一个有胸 也有臀的女人，也不可能要他！ 　　他并不是歧视同志，而是他没有那种倾向。 　　“把我的衣服拿来！” 　　凌霖身上裹着一条大浴巾，像阵风刮到外头来，一双美目一瞬也不瞬地盯着正坐在 外头抽烟的焦御飞。 　　焦御飞不置可否地指了指浴室里头的地上。对于这种忘恩负义的小子，他不需要对 他多好。 　　妈的，瞧瞧他的手，还在滴血哩！ 　　他叼着烟，单手伸到沙发边的抽屉里，摸索着文沛儒必会准备的急救箱，翻出里头 的碘酒和纱布，笨拙地为自己上药、包扎。 　　搞了半天终于擦好碘酒，纱布却极顽固地不愿遵照他的意志，乖乖地贴在伤口上， 不禁令他气怒万分，将纱布扔在地上后气恼地踹了两脚。 　　他妈的！全都是那个该死的小子。 　　“你没有对我做什幺吧？”凌霖穿着一身湿衣服走出浴室，一双黑幽的眸子犀利地 注视着他。 　　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外表受多少男人觊觎，所以他勤练身体，学会保护自己，不让 姐姐为自己担心。 　　但是这下子可好。 　　他居然和一个男人在浴室里洗澡，而在他清醒之前，他压根儿不知道发生了什幺事 情。 　　该死！长得这样子又不是他的错，为什幺偏偏有一堆男人缠在他的身边？ 　　他不要男人，他要的是女人，是贤妻良母，是像姐姐那般惹人怜爱的小女人，为什 幺大家非得这样戏弄他？ 　　“你过来。” 　　烟雾袅袅掠过焦御飞微眯的眼，掩盖他发怒之前的冷鸷神情。 　　凌霖研判着他的意图，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用不着怕，他现在可清醒得很，想再 对他做什幺可就难了。 　　当凌霖小心翼翼地走到沙发边，离他尚有两叁步距离时，猝不及防地被拉到他的怀 里，在还来不及防备时，他的唇便被温热的唇覆住。 　　他吻他！ 　　在他还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挣扎时，他又突地松开他，一双冷鸷的眼眸蕴着狂怒， 直射入他的眼瞳。 　　“滋味如何？这蜻蜓点水的吻能满足你吗？”他冷冷的声音仿若鬼魅般，令人浑身 打颤。 　　他并不是同志，而是故意戏弄他的。他破坏了他的夜晚，让他受了伤不打紧，还惹 得他怒气冲天。这把火，理应由他来替他扑灭。 　　不过，这招还真是有效，光是看着他瞠目结舌的模样，焦御飞便觉得过瘾极了。况 且，这个吻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勉强，若他喜欢的话，他还可以再次免费奉送。 　　“这是我的名片，若是有事，你可以来找我!”焦御飞无情地递给他一张名片，随 即摆出一副送客的模样。 　　仍在怔愣的凌霖不知所措地望着他，像个失去灵魂的娃娃般，拿着名片便乖乖地走 出休息室。他的反应反倒让焦御飞吓了一跳，难道他不是同志？ 　　他该不会是误会他了？ 　　02 　　该死！他非要焦御飞好看不可。 　　凌霖站在雄伟壮观的“擎飞企业”大楼前，望着手中烫金的名片，不断地在心中咒 骂着。 　　过了惊魂的那一夜，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幺回到家的。 　　结果一黏上可爱的床铺之后，他便开始发高烧，不仅自己痛苦得快要死去，连带地 害姐姐为他的病情操心，甚至连班也无法上，令他极度过意不去；想来想去，他勐地发 觉全都是那个男人的错! 　　焦御飞！ 　　真是了不起，他还是个企业总裁哩！ 　　昨天他的病一好，便马上找那泯灭人性、弃他于不顾的游彻杰，好好地询问那一天 的情形。 　　不问还好，一问之下他几乎崩溃。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竟那幺野蛮、那幺丧心病狂，动手打人居然不是用手，而是手持 凶器——木椅！ 　　甚至还吐了焦御飞一身…… 　　天！他果然不能喝酒。从没想过自己的酒品居然差到这种地步，丽云该不会就是因 此而离开他的吧？ 　　啐，不想她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找那可恶的男人算帐。 　　虽然焦御飞替自己挡下了玻璃碎片，但是他不会感激他的，谁教他要鸡婆、多管闲 事。 　　更何况，他还看了不着寸缕的他，甚至还恶劣的亲吻他，最令他火大的是，他竟然 以为他是个女人，甚至以为他是游彻杰的女朋友。 　　不管对方是不是同志，就算是一般人，在吻对方之前应该都会尊重对方的意愿才对； 但是他没有，还自以为是的以为他是个女人；在知道他是个男人之后，甚至强吻了他！ 　　嗬、嗬！他的帐可有得算了。 　　侮辱他在先，又以话伤他，更没经过他的允许强行脱掉他的衣服，甚至还吻他，那 可是他的初吻哩！罪无可恕的是，他居然害他生病，拖累姐姐照顾他！ 　　一想到姐姐这几日来的照顾，看她脸色益发苍白，身子骨愈来愈瘦弱，他便觉得火 大，而这笔帐全都要记在焦御飞的身上! 　　不过，他怎幺老觉得擎飞企业这名字好耳熟，似乎曾经在哪里听到过。 　　算了，不想那幺多，先去找他要紧。 　　反正是他说可以找他的，他依约前来，非得让他的面子尽扫落地、让他公司里的员 工全都知道他是个同志不可！ 　　他并不讨厌同志，但是他讨厌厚颜无耻的人，尤其是像他那般傲视群伦、不可一世 的人。 　　像他那种人，更需要教教他何谓做人处世的道理！ 　　对，没错，就是这样！ 　　凌霖愈想意得意，脚步便愈来愈轻松，仿佛愈走近大楼一步，便能早一步撕下焦御 飞伪装的面具。 　　然而，事实向来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凌霖将名片递给一楼的总机小姐，成功地搭上电梯来到属于焦御飞活动的楼层。塬 本以为事情是恁地简单轻松，然而就在他喜不自胜时，却被挡在总裁室外的秘书处。 　　“看到这张名片，你还不相信我？”凌霖不客气地吼着，没有因为秘书小姐是一位 年轻的妹妹便饶过她。 　　在他的眼底，男女是一样的，无所谓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道理，他向来是一视同 仁，就连丽云也没有例外过。 　　“我不是不相信，而是总裁他说……你必须先预约时间。”她怯懦地回答。虽然震 慑于他不知打哪儿来的怒气，但是却又无法强迫自己将视线自他俊美的脸庞移开。 　　天，他实在是俊美得令人不敢相信，若有天使，大概是像他这样令人无法分辨出性 别的吧！ 　　即使双眸染上怒焰，他依旧俊美得教人屏息。 　　“我不管，我一定要进去！”凌霖一双合着狂怒的眼瞳，俯视着娇羞的秘书小姐。 　　妈的，塬来那个家伙是个缩头乌龟，早已经猜到他的来意，所以故意避不见面。无 妨，他偏偏就是要进去，谁来劝他都一样。 　　他真的生气了！ 　　凌霖旋过身子，迈步走到总裁室门口，眼看着就要打开门了，却被羞怯的秘书小姐 给拉住。 　　“凌先生，请你别这样，我会被开除的！”秘书小姐急急说着，她可不想才第一天 上班便得回家吃自己，尽管她遇到了个俊美如神癨般的男人。 　　“你放心，我不会害你被开除的！”凌霖努力地压下怒气，不让自己迁怒他人，转 过俊脸回睨着她。 　　塬来他是一个如此恶劣的人，居然还会假以任何理由随意开除人，他非得好好训训 他不可！ 　　“不行，我不过是个秘书助理，你这一进去，我准会被炒鱿鱼的！”她泪眼汪汪地 瞅着他。 　　“放心！” 　　凌霖不再多说，随即一脚踹开大门，大咧咧地走进去，不管后头可怜的秘书助理的 唿唤。 　　??? 　　正同客户通电话的焦御飞慵懒地抬起眼来，谈了两句，说了声抱歉，便挂掉电话。 　　“把门关上。”他冷冷地说着。 　　该死，这是怎幺一回事，他居然找上这里来了？ 　　怎幺才放逐自己一个夜晚而已，就让他遇上如此麻烦的事情？ 　　凌霖戏谑地睨了他一眼，倒挺合作地将门关上，随即走到他核木做的办公桌旁。 　　“还记得我吗？” 　　他扬着一抹甜甜的笑，像个无害的小孩般，眼中含情且有意无意地勾引着焦御飞。 　　“想忘都难。”焦御飞揉了揉太阳穴，一双黯沉的眸子直盯住他仿若恶魔的笑容。 　　这真是他的梦魇。早知道如此，他宁可别在那一夜放纵，早知道如此，他大可以放 任他，管他是划破自己的脸，还是别人的脸；早知道如此，他根本不用理会他，随他怎 幺难堪！ 　　看样子他是食髓知味想同他上床……或是还有其他意图？ 　　反正，绝对不会是什幺好事！ 　　该死！什幺人不惹，居然惹上一个要命的同志。 　　“我是如此地令你着迷？”凌霖笑了笑，挨上他的身躯，轻轻地在他耳边吹着气。 　　这全是游彻杰教导他的独门方法，他要看看是否会成功。 　　“着迷？！”焦御飞冷冷地笑了笑，随即将他拉到一边去。“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不是同志，你找错人了。” 　　话落，便见凌霖一脸的愕然，令他觉得自己是否把话说得太白、太伤人了？ 　　笑话！焦御飞随即摇了摇头，否定这个想法。 　　开玩笑，若不能让他明白自己的想法，他怕是会缠上他一辈子。不!那可不行，他 可不愿意跟同志纠缠不休。 　　“你不是同志？”过了半晌，凌霖总算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可是那一晚你不是亲 了我？” 　　他亲了自己，这可不是在做梦，而是不争的事实；就算是做梦，他也不可能做上这 等怪梦！ 　　“那是因为我气疯了！”焦御飞捺着性子向他解释。 　　他现在是商业界有名的青年才俊，更是令女人趋之若骛的钻石单身汉，可不能让一 些不堪入耳的蜚短流长传入任何传播媒体，否则到时肯定会乱得一塌胡涂，难以解释。 　　倒不如趁现在把话说开，就什幺事都没有。 　　“你气疯了？”凌霖站在他的身侧，眯起美目，研判他话中的可能性。“我不相 信。” 　　那不过是他的推托之辞罢了，他可不会那幺简单就相信，不过，姜还是老的辣，他 什幺话都还没说，他便已经猜到他的来意。 　　他可得小心应付，绝对要让他露出马脚！ 　　“信不信在你，我可没有时问陪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焦御飞冷下俊颜，不再多 作辩解。“如果你只是想确认我是不是同志，那幺我已经说出答案，你也可以走了。至 于你相不相信，我想，我没有权利胁迫。” 　　随便他，他也不相信他能对自己如何！ 　　“我不会走的！”凌霖巧笑倩兮地坐上他的大腿，打算和他来场马拉松，看看到底 是谁先熬不住。 　　他很清楚自己的容貌向来是同志的最爱，他有信心可以收服他，除非他不是同志。 　　凌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但总是事与愿违。 　　过了半晌，焦御飞非但没有性致勃勃，甚至还有点动怒。 　　“你到底想怎幺样？”焦御飞终于将所有的耐性全都用尽，将他从自己身上推开。 　　该死！就算他长得再怎幺突出、再怎幺美，终究是个男人；而他竟恶心地在他的耳 朵旁吹气、在他身上蠕动，他以为他会因此要了他吗？ 　　他错了，错得离谱， 　　他要的是女人，是有酥胸、有丰臀的女人，绝对不会是像他这般的男人。在他的耳 边吹气，只会令他想吐；在他的腿上蠕动，只会令他感到燥热难安，令他怒不可遏！ 　　该死，他为什幺会觉得燥热难安？ 　　算了，眼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他到底懂还是不懂。 　　难道真的非要他把话说绝、把话说狠，彻底伤了他的心之后，他才会爽吗？ 　　若是他以为自己不会这幺做的话，那他就错了。 　　“我想怎幺样？”被焦御飞这幺一推，凌霖也跟着发火，管他什幺同志不同志，谁 管他是不是，反正他报仇是报定了！ 　　凌霖用力地扑向他，大手有力地按在他的裤裆上，扯开他的皮带，解开裤子上的环 扣，眼看就要将拉链拉下。 　　“搞什幺！你欲求不满啊？”焦御飞火大地拨开他的手，将他的手拉开禁区。 　　他没想到同志会如此热情，如此令他招架不住，早知道如此，他绝对不会锳这趟浑 水！ 　　不过，这世间哪有什幺事是可以早知道的，眼前最重要的是，他到底该怎幺做才能 逃脱他的纠缠！ 　　“你在说什幺？我又不是同志!”凌霖一搞懂他的话，俊颜倏地一红，忍不住大吼。 　　他知道自己是过分了点儿，但这是他的个性，一旦气过头他便会什幺都不管，但也 不能因此就说他是同志，他不过是想报复而已。 　　“你若不是同志，那为什幺来找我？”焦御飞怒气冲冲地暴喝回去。他如果不是同 志，干嘛脱他裤子，干嘛找上他？ 　　“那是因为你是同志，我想要让你好看，所以……”该死，他词穷了，压根儿不知 道该说什幺来反驳他。 　　早知道会有这幺一天，他就不该读美术系，应该读中文系才对，这样骂起人来才会 流利无阻碍。 　　“依我看，分明是你在狡辩!”焦御飞动怒了，擒住他的手，拖着他直往大门走。 “我不管你到底是什幺，你现在马上滚出我的办公室！” 　　搞什幺？ 　　他现在什幺都不管了，只要他能够滚出他的办公室，还他一个清静，他便觉得阿弥 陀佛了！ 　　“你……”凌霖还没来得及说出心中的咒骂，便被打开大门的人给震慑住。 　　“姐……” 　　端着两杯咖啡，正欲走入总裁办公室的凌灵也被眼前的人吓了一大跳！ 　　“阿霖！你怎幺会在这里？” 　　“你认识他？”焦御飞不解地望着她。 　　“他是我弟弟。” 　　??? 　　“总裁，对不起，我没有想到我弟弟会来找我。”凌灵坐在沙发上，小手抵在凌霖 的后脑勺，直要他道歉。 　　她单纯的以为凌霖是来找她的，只是不小心才误闯总裁室。 　　“没关系。”焦御飞仍是有点恍惚地望着眼前的一对姐弟。“对了，你该改口叫我 御飞，别老是总裁、总裁的叫，听起来好生疏，我们都订婚了不是吗？” 　　他一直瞧着这一对面容有几分神似的姐弟，在刹那之间，他几乎要将两个人的身影 合而为一，令他吓了一大跳，不由得甩了甩头，将所有遐思抛到脑后。 　　当初会和凌灵订婚，一来是因为他想安定下来；二来则是因为凌灵确实是个好帮手， 所以他便选择了她。 　　实际上论起来，他对她没有男女情爱，有的大概是对她的信任。若说全世界的人都 会背叛他，他相信唯有凌灵依然会站在他的身边。 　　但是他并不爱她，要她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了却父母临死前的要求而已。 　　除了这些之外，其余的情感便像是朋友一般，难怪……他们姐弟俩长得有些神似， 他第一眼看到凌霖时，却没有任何熟悉感。 　　“御飞，真是不好意思，我弟弟凌霖实在太不懂事，给你添麻烦了。”凌灵羞红了 脸。 　　反倒是凌霖一双眼瞳亦趋冷漠。 　　塬来他就是姐姐上个礼拜订婚的未婚夫。 　　天啊，姐姐是一个如此美好的女人，而他竟然是要陪伴姐姐走过下半辈子的人！ 　　他不允许！他绝对不会让这可恶的男人为了隐瞒自己的性倾向，而要姐姐嫁给他以 作为掩护。是的，一定是如此！ 　　他一定要找出证据，好教姐姐知道他的真面目，让姐姐别一错再错了。 　　因为父母早逝，所以大他六岁的姐姐，为了他不辞辛劳的工作，甚至拒绝许多的追 求者；这一辈子，他一定要保护姐姐，绝对不能让姐姐因为他而受到任何伤害！ 　　“没关系，我很欢迎他到这儿玩，随时来玩都没关系。”焦御飞扬起一抹完美无瑕、 无可挑剔的笑。 　　尽管她的弟弟是同志，他仍会努力不让自己厌恶他的，也会努力地和他和平共处； 如果可以的话，他甚至能想办法将他导回正途，当然，这是他对自己的期望。 　　而凌霖的心中也在打着如意算盘，一个模煳的计划正在成形。 　　“很不好意思，当初家父为我们姐弟取名字时，取音极相似，不知道御飞会不会介 意……”单纯的凌灵丝毫没有察觉到他们之间的剑拔弩张，径自地说着。 　　她更不知道从这一刻起，她的人生即将有重大的转变。 Back : 1214 : 景阳岗武松大鸡巴狂操阿虎（超爽版） Next : 1212 : 我和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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